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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七

  程长顺微微有点肚子疼,想出去方便方便。刚把街门开开一

道缝,他就看见了五号门前的一群黑影。他赶紧用手托着门,把它

关严。然后,他扒着破门板的一个不小的洞,用一只眼往外看着。

他的心似乎要跳了出来,忘了肚子疼。捕人并没费多少工夫,可是

长顺等得发急。好容易,他又看见了那些黑影,其中有一个是瑞

宣———看不清面貌,他可是认识瑞宣的身量与体态。他猜到了那

是怎回事。他的一只眼,因为用力往外看,已有点发酸。他的手颤

起来。一直等到那些黑影全走净,他还立在那里。他的呼吸很紧

促,心中很乱。他只有一个念头,去救祁瑞宣。怎么去救呢? 他想

不出。他记得钱家的事。假若不从速搭救出瑞宣来,他以为,祁家

就必定也像钱家那样的毁灭! 他着急,有两颗急出来的泪在眼中

盘旋。他想去告诉孙七,但是他知道孙七只会吹大话,未必有用。

把手放在头上,他继续思索。把全胡同的人都想到了,他心中忽然

一亮,想起李四爷来。他立刻去开门。可是急忙的收回手来。他

须小心,他知道日本人的诡计多端。他转了身,进到院中。把一条

破板凳放在西墙边,他上了墙头。双手一叫劲,他的身子落在二号

的地上。他没想到自己会能这么灵巧轻快。脚落了地,他仿佛才

明白自己干的是什么。

“四爷爷! 四爷爷!”他立在窗前,声音低切的叫。口中的热气

吹到窗纸上,纸微微的作响。

李四爷早已醒了,可是还闭着眼多享受一会儿被窝中的温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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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谁呀?”老人睁开眼问。

“我! 长顺!”长顺呜囔着鼻子低声的说。“快起来! 祁先生教

他们抓去了!”

“什么?”李老人极快的坐起来,用手摸衣服。掩着怀,他就走

出来:“怎回事? 怎回事?”

长顺搓着手心上的凉汗,越着急嘴越不灵便的,把事情说了一

遍。

听完,老人的眼眯成了一道缝,看着墙外的槐树枝。他心中极

难过。他看明白:在胡同中的老邻居里,钱家和祁家是最好的人,

可是好人都保不住了命。他自信自己也是好人,照着好人都要受

难的例子推测,他的老命恐怕也难保住。他看着那些被晓风吹动

着的树枝,说不出来话。

“四爷爷! 怎么办哪?”长顺扯了扯四爷的衣服。

“呕!”老人颤了一下。“有办法! 有! 赶紧给英国使馆去送

信?”

“我愿意去!”长顺眼亮起来。

“你知道找谁吗?”老人低下头,亲热的问。

“我———”长顺想了一会儿,“我会找丁约翰!”

“对! 好小子,你有出息! 你去好,我脱不开身,我得偷偷的去

告诉街坊们,别到祁家去!”

“怎么?”

“他们拿人,老留两个人在大门里等着,好进去一个捉一个!

他们还以为咱们不知道,其实,其实,”老人轻蔑的一笑,“他们那么

作过一次,咱们还能不晓得?”

“那么,我就走吧?”

“走! 由墙上翻过去! 还早,这么早出门,会招那两个埋伏起

疑! 等太阳出来再开门! 你认识路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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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顺点了点头,看了看界墙。

“来,我托你一把儿!”老人有力气。双手一托,长顺够到了墙

头。

“慢着! 留神扭了腿!”

长顺没出声,跳了下去。

太阳不知道为什么出来的那么慢。长顺穿好了大褂,在院中

向东看着天。外婆还没有起来。他唯恐她起来盘问他。假若对她

说了实话,她一定会拦阻他———“小孩子! 多管什么事!”

天红起来,长顺的心跳得更快了。红光透过薄云,变成明霞,

他跑到街门前。立定,用一只眼往外看。胡同里没有一点动静,只

有槐树枝上添了一点亮的光儿。他的鼻子好像已不够用,他张开

了嘴,紧促的,有声的,呼吸气。他不敢开门。他想象着,门一响就

会招来枪弹! 他须勇敢,也必须小心。他年轻,而必须老成。作一

年的奴隶,会使人增长十岁。

太阳出来了! 他极慢极慢的开开门,只开了够他挤出去的一

个缝子。像鱼往水里钻似的,他溜出去。怕被五号的埋伏看见,他

擦着墙往东走。走到“葫芦肚”里,阳光已把护国寺大殿上的残破

的琉璃瓦照亮,一闪一闪的发着光,他脚上加了劲。在护国寺街西

口,他上了电车。电车只开到西单牌楼,西长安街今天断绝交通。

下了车,他买了两块滚热的切糕,一边走一边往口中塞。铺户的伙

计们都正悬挂五色旗。他不晓得这是为了什么,也不去打听。挂

旗的日子太多了,他已不感兴趣;反正挂旗是日本人的主意,管它

干什么呢。进不了西长安街,他取道顺城街往东走。

没有留声机在背上压着,他走得很快。他的走路的样子可不

大好看,大脑袋往前探着,两只手,因失去了那个大喇叭筒与留声

机片,简直不知放在什么地方好。脚步一快,他的手更乱了,有时

候抡得很高,有时候忘了抡动,使他自己走着走着都莫名其妙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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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看见东交民巷,他的脚步放慢,手也有了一定的律动。他有

点害怕。他是由外婆养大的,外婆最怕外国人,也常常用躲避着洋

人教训外孙。因此,假若长顺得到一支枪,他并不怕去和任何外国

人交战,可是,在初一和敌人见面,他必先楞一楞,而后才敢杀上前

去。外婆平日的教训使他必然的楞那么一楞。

他跺了跺脚上的土,用手擦了擦鼻子上的汗,而后慢慢的往东

交民巷里边走,他下了决心,必须闯进使馆去,可是无意中的先跺

了脚,擦去汗。看见了英国使馆,当然也看见了门外站得像一根棍

儿那么直的卫兵。他不由的站住了。几十年来人们惧外的心理使

他不敢直入公堂的走过去。

不,他不能老立在那里。在多少年的恐惧中,他到底有一颗青

年的心。一颗日本人所不认识的心。他的血涌上了脸,面对着卫

兵走了过去。没等卫兵开口,他用高嗓音,为是免去呜呜囔囔,说:

“我找丁约翰!”

卫兵没说什么,只用手往里面一指。他奔了门房去。门房里

的一位当差的很客气,教他等一等。他的涌到脸上的血退了下去。

他没觉得自己怎么勇敢,也不再害怕,心中十分的平静。他开始看

院中的花木———一个中国人仿佛心中刚一平静就能注意花木庭园

之美。

丁约翰走出来。穿着浆洗得有棱有角的白衫,他低着头,鞋底

不出一点声音的,快而极稳的走来,他的动作既表示出英国府的尊

严,又露出他能在这里作事的骄傲。见了长顺,他的头稍微扬起些

来,声音很低的说:“哟,你!”

“是我!”长顺笑了一下。

“我家里出了什么事?”

“没有! 祁先生教日本人抓去了!”

丁约翰楞住了。他绝对没想到日本人敢逮捕英国府的人! 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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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不是不怕日本人。不过,拿英国人与日本人比较一下,他就没法

不把英国加上个“大”字,日本加上个“小”字。这大小之间,就大有

分寸了。他承认日本人的厉害,而永远没想象到过他们的厉害足

以使英国府的人也下狱。他皱上了眉,发了怒———不是为中国人

发怒,而是替英国府抱不平。

“这不行! 我告诉你,这不行! 你等等,我告诉富善先生去!

非教他们马上放了祁先生不可!”仿佛怕长顺跑了似的,他又补了

句:“你等着!”

不大一会儿,丁约翰又走回来。这回,他走得更快,可也更没

有声音。他的眼中发了光,稳重而又兴奋的向长顺勾了一勾手指。

他替长顺高兴,因为富善先生要亲自问长顺的话。

长顺傻子似的随着约翰进到一间不很大的办公室,富善先生

正在屋中来回的走,脖子一伸一伸的像噎住了似的。富善先生的

心中显然的是很不安定。见长顺进来,他立住,拱了拱手。他不大

喜欢握手,而以为拱手更恭敬,也更卫生一些。对长顺,他本来没

有拱手的必要;长顺不过是个孩子。可是,他喜欢纯粹的中国人。

假若穿西装的中国人永远得不到他的尊敬,那么穿大褂的,不论年

纪大小,总被他重视。

“你来送信,祁先生被捕了?”他用中国话问,他的灰蓝色的眼

珠更蓝了一些,他是真心的关切瑞宣。“怎么拿去的?”

长顺结结巴巴的把事情述说了一遍。他永远没和外国人说过

话,他不知道怎样说才最合适,所以说得特别的不顺利。

富善先生极注意的听着。听完,他伸了伸脖子,脸上红起好几

块来。“嗯! 嗯! 嗯!”他连连的点头。“你是他的邻居,唉?”看长

顺点了头,他又“嗯”了一声。“好! 你是好孩子! 我有办法!”他挺

了挺胸。“赶紧回去,设法告诉祁老先生,不要着急! 我有办法!

我亲自去把他保出来!”沉默了一会儿,他好像是对自己说:“这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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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捕瑞宣,而是打老英国的嘴巴! 杀鸡给猴子看,哼!”

长顺立在那里,要再说话,没的可说,要告辞又不好意思。他

的心里可是很痛快,他今天是作了一件“非常”的事情,足以把孙七

的嘴堵住不再吹牛的事情!

“约翰!”富善先生叫。“领他出去,给他点车钱!”而后对长顺:

“好孩子。回去吧! 别对别人说咱们的事!”

丁约翰与长顺都极得意的走出来。长顺拦阻丁约翰给他车

钱:“给祁先生办点事,还能……”他找不着适当的言语表现他的热

心,而只傻笑了一下。

丁约翰塞到长顺的衣袋里一块钱。他奉命这样作,就非作不

可。

出了东交民巷,长顺真的雇了车。他必须坐车,因为那一元钱

是富善先生给他雇车用的。坐在车上,他心中开了锅。他要去对

外婆,孙七,李四爷,和一切的人讲说他怎样闯进英国府。紧跟着,

他就警告自己:“一声都不要出,把嘴闭严像个蛤蜊!”同时,他又须

设计怎样去报告给祁老人,教老人放心,一会儿,他又想象着祁瑞

宣怎样被救出来,和怎样感激他。想着想着,凉风儿吹低了他的

头。一大早上的恐惧,兴奋,与疲乏,使他闭上了眼。

忽然的他醒了,车已经停住。他打了个极大的哈欠,像要把一

条大街都吞吃了似的。

回到家中,他编制了一大套谎言敷衍外婆,而后低着头思索怎

样通知祁老人的妙计。

这时候,全胡同的人们已都由李四爷那里得到了祁家的不幸

消息。李四爷并没敢挨家去通知,而只在大家都围着一个青菜挑

子买菜的时候,低声的告诉了大家。得到了消息,大家都把街门打

开,表示镇定。他们的心可是跳得都很快。只是这么一条小胡同

里,他们已看到钱家与祁家两家的不幸。他们都想尽点力,帮忙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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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,可是谁也没有办法与能力。他们只能偷偷的用眼角 着五号

的门。他们还照常的升火作饭,沏茶灌水,可是心里都有一种说不

出来的悲哀与不平。

到了晌午,大家的心跳得更快了,这可是另一种的跳法。他们

几乎忘了瑞宣的事,因为听到了两个特使被刺身亡的消息。孙七

连活都顾不得作了,他须回家喝两口酒。多少日子了,他没听到一

件痛快的事;今天,他的心张开了:“好! 解恨! 谁说咱们北平没有

英雄好汉呢!”他一边往家走,一边跟自己说。他忘了自己的近视

眼,而把头碰在了电线杆子上。摸着头上的大包,他还是满心欢

喜:“是这样! 要杀就拣大个的杀! 是!”

小文夫妇是被传到南海唱戏的,听到这个消息,小文发表了他

的艺术家的意见:“改朝换代都得死人,有钱的,没钱的,有地位的,

没地位的,作主人的,作奴隶的,都得死! 好戏里面必须有法场,行

刺,砍头,才热闹,才叫好!”说完,他拿起胡琴来,拉了一个过门。

虽然他要无动于衷,可是琴音里也不怎么显着轻快激壮。

文若霞没说什么,只低头哼唧了几句审头刺汤。

李四爷不想说什么,搬了个小板凳,坐在门外,面对着五号的

门。秋阳晒在他的头上,他觉得舒服。他心中的天平恰好两边一

样高了———你们拿去我们的瑞宣,我们结果了你们的特使。一号

的小孩子本是去向特使行参见礼的,像两个落在水里的老鼠似的

跑回家来。他俩没敢在门外胡闹,而是一直的跑进家门,把门关

严。李四爷的眼角上露出一点笑纹来。老人一向不喜欢杀生,现

在他几乎要改变了心思———“杀”是有用处的,只要杀得对!

冠晓荷憋着一肚子话,想找个人说一说。他的眉头皱着点,仿

佛颇有所忧虑。他并没忧虑大赤包的安全,而是发愁恐怕日本人

要屠城。他觉得特使被刺,理当屠城。自然,屠城也许没有他的

事,因为冠家是日本人的朋友。不过,日本人真要杀红了眼,杀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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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心,谁准知道他们不迷迷糊糊的也给他一刀呢? 过度害怕的也

就是首先屈膝的,可是屈膝之后还时常打哆嗦。

一眼看见了李四爷,他赶了过来:“这么闹不好哇!”他的眉头

皱得更紧了一些。“你看,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吗?”他以为这件事

完全是一种胡闹。

李四爷立起来,拿起小板凳。他最不喜欢得罪人,可是今天他

的胸中不知哪儿来的一口壮气,他决定得罪冠晓荷。

正在这个时候,一个人像报丧似的奔了祁家去。到门外,他没

有敲门,而说了一个什么暗号。门开了,他和里面的人像蚂蚁相遇

那么碰一碰须儿,里面的两个人便慌忙走出来。三个人一齐走开。

李四爷看出来:特使被刺,大概特务不够用的了,所以祁家的

埋伏也被调了走。他慢慢的走进家去。过了一小会儿,他又出来,

看晓荷已不在外面,赶紧的在四号门外叫了声长顺。

长顺一早半天并没闲着,到现在还在思索怎么和祁老人见面。

听见李四爷的声音,他急忙跑出来。李四爷只一点手,他便跟在老

人的身后,一同到祁家去。

韵梅已放弃了挖墙的工作,因为祁老人不许她继续下去。老

人的怒气还没消逝,声音相当大的对她说:“干吗呀? 不要再挖,谁

也帮不了咱们的忙,咱们也别连累别人! 这些老法子,全没了用!

告诉你,以后不要再用破缸顶街门! 哼,人家会由房上跳进来! 完

了,完了! 我白活了七十多岁! 我的法子全用不上了!”是的,他的

最宝贵的经验都一个钱也不值了。他失去了自信。他像一匹被人

弃舍了的老马,任凭苍蝇蚊子们欺侮,而毫无办法。

小顺儿和妞子在南屋里偷偷的玩耍,不敢到院子里来。偷偷

的玩耍是儿童的很大的悲哀。韵梅给他们煮了点干豌豆,使他们

好占住嘴,不出声。

小顺儿头一个看见李四爷进来。他极兴奋的叫了声“妈!”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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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里已经安静了一早半天,这一声呼叫使大家都颤了一下。

韵梅红着眼圈跑过来。“小要命鬼! 你叫唤什么?”刚说完,她

也看见了李四爷,顾不得说什么,她哭起来。

她不是轻于爱落泪的妇人,可是这半天的灾难使她没法不哭

了。丈夫的生死不明,而一家人在自己的院子里作了囚犯。假若

她有出去的自由,她会跑掉了鞋底子去为丈夫奔走,她有那么点决

心与勇气。可是,她出不去。再说,既在家中出不去,她就该给老

的小的弄饭吃,不管她心中怎么痛苦,也不管他们吃不吃。可是,

她不能到街上或门外去买东西。她和整个的世界断绝了关系,也

和作妻的,作母的,作媳妇的责任脱了节。虽然没上锁镣,她却变

成囚犯。她着急,生气,发怒,没办法。她没听说过,一人被捕,而

全家也坐“狱”的办法。只有日本人会出这种绝户主意。现在,她

才真明白了日本人,也才真恨他们。

“四爷!”祁老人惊异的叫。“你怎么进来的?”

李四爷勉强的一笑:“他们走啦!”

“走啦?”天佑太太拉着小顺儿与妞子赶了过来。

“日本的特使教咱们给杀啦,他们没工夫再守在这里!”

韵梅止住了啼哭。

“特使? 死啦?”祁老人觉得一切好像都是梦。没等李四爷说

话,他打定了主意。“小顺儿的妈,拿一股高香来,我给日本人烧

香!”

“你老人家算了吧!”李四爷又笑了一下。“烧香? 放枪才有用

呢!”

“哼!”祁老人的小眼睛里发出仇恨的光来。“我要是有枪,我

就早已打死门口的那两个畜生了! 中国人帮着日本人来欺侮咱

们,混账!”

“算了吧,听听长顺儿说什么。”李四爷把立在他身后的长顺拉

785



 老舍全集 第五卷

到前边来。

长顺早已等得不耐烦了,马上挺了挺胸,把一早上的英勇事

迹,像说一段惊险的故事似的,说给大家听。当他初进来的时候,

大家都以为他是来看看热闹,所以没大注意他。现在,他成了英

雄,连他的呜囔呜囔的声音仿佛都是音乐。等他说完,祁老人叹了

口气:

“长顺,难为你! 好孩子! 好孩子! 我当是老街旧邻们都揣着

手在一旁看祁家的哈哈笑呢,原来……”他不能再说下去。感激邻

居的真情使他忘了对日本人的愤怒,他的心软起来,怒火降下去,

他的肩不再挺着,而松了下去。摸索着,他慢慢的坐在了台阶上,

双手捧住了头。

“爷爷! 怎么啦?”韵梅急切的问。

老人没抬头,低声的说:“我的孙子也许死不了啦! 天老爷,睁

开眼照应着瑞宣吧!”事情刚刚有点希望,他马上又还了原,仍旧是

个老实的,和平的,忍受患难与压迫的老人。

天佑太太挣扎了一上午,已经感到疲乏,极想去躺一会儿。可

是,她不肯离开李四爷与长顺。她不便宣布二儿瑞丰的丑恶,但是

她看出来朋友们确是比瑞丰还更亲近,更可靠。这使她高兴,而又

难过。把感情都压抑住,她勉强的笑着说:“四大爷! 长顺! 你们

可受了累!”

韵梅也想道出心中的感激,可是说不出话来。她的心完全在

瑞宣身上。她不敢怀疑富善先生的力量,可又不放心丈夫是不是

可能的在富善先生去到以前,就已受了刑! 她的心中时时的把钱

先生与瑞宣合并到一块儿,看见个满身是血的瑞宣。

李四爷看看这个,看看那个,心中十分难过。眼前的男女老少

都是心地最干净的人,可是一个个的都无缘无故的受到魔难。他

几乎没有法子安慰他们。很勉强的,他张开了口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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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看瑞宣也许受不了多少委屈,都别着急!”他轻嗽了一下,

他知道自己的话是多么平凡,没有力量。“别着急! 也别乱吵嚷!

英国府一定有好法子! 长顺,咱们走吧! 祁大哥,有事只管找我

去!”他慢慢的往外走。走了两步,他回头对韵梅说:“别着急! 先

给孩子们作点什么吃吧!”

长顺也想交代一两句,而没能想出话来。无聊的,他摸了摸小

顺儿的头。小顺儿笑了:“妹妹,我,都乖,听话! 不上门口去!”

他们往外走。两个妇人像被吸引着似的,往外送。

李四爷伸出胳臂来。“就别送了吧!”

她们楞楞磕磕的站住。

祁老人还捧着头坐在那里,没动一动。

这时候,瑞宣已在狱里过了几个钟头。这里,也就是钱默吟先

生来过的地方。这地方的一切设备可是已和默吟先生所知道的大

不相同了。当默吟到这里的时节,它的一切还都因陋就简的,把学

校变为临时的监狱。现在,它已是一座“完美的”监狱,处处看得出

日本人的“苦心经营”。任何一个小地方,日本人都花了心血,改造

又改造,使任何人一看都得称赞它为残暴的结晶品。在这里,日本

人充分的表现了他们杀人艺术的造诣。是的,杀人是他们的一种

艺术,正像他们吃茶与插瓶花那么有讲究。来到这里的不只是犯

人,而也是日本人折来的花草;他们必须在断了呼吸以前,经验到

最耐心的,最细腻的艺术方法,把血一滴一滴的,缓慢的,巧妙的,

最痛苦的,流尽。他们的痛苦正是日本人的欣悦。日本军人所受

的教育,使他们不仅要凶狠残暴,而是吃进去毒狠的滋味,教残暴

变成像爱花爱鸟那样的一种趣味。这所监狱正是这种趣味与艺术

的试验所。

瑞宣的心里相当的平静。在平日,他爱思索;即使是无关宏旨

的一点小事,他也要思前想后的考虑,以便得到个最妥善的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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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七七”抗战以来,他的脑子就没有闲着过。今天,他被捕了,反

倒觉得事情有了个结束,不必再想什么了。脸上很白,而嘴边上挂

着点微笑,他走下车来,进了北京大学———他看得非常的清楚,那

是“北大”。

钱先生曾经住过的牢房,现在已完全变了样子。楼下的一列

房,已把前脸儿拆去,而安上很密很粗的铁条,极像动物园的兽笼

子。牢房改得很小,窄窄的分为若干间,每间里只够容纳一对野猪

或狐狸的。可是,瑞宣看清,每一间里都有十个到十二个犯人。他

们只能胸靠着背,嘴顶着脑勺儿立着,谁也不能动一动。屋里除了

人,没有任何东西,大概犯人大小便也只能立着,就地执行。瑞宣

一眼扫过去,这样的兽笼至少有十几间。他哆嗦了一下。笼外,只

站着两个日兵,六只眼———兵的四只,枪的两只———可以毫不费力

的控制一切。瑞宣低下头去。他不晓得自己是否也将被放进那集

体的“站笼”去。假若进去,他猜测着,只须站两天他就会断了气

的。

可是,他被领到最靠西的一间牢房里去,屋子也很小,可是空

着的。他心里说:“这也许是优待室呢!”小铁门开了锁。他大弯腰

才挤了进去。三合土的地上,没有任何东西,除了一片片的,比土

色深的,发着腥气的,血迹。他赶紧转过身来,面对着铁栅,他看见

了阳光,也看见了一个兵。那个兵的枪刺使阳光减少了热力。抬

头,他看见天花板上悬着一根铁条。铁条上缠着一团铁丝,铁丝中

缠着一只手,已经腐烂了的手。他收回来眼光,无意中的看到东

墙,墙上舒舒展展的钉着一张完整的人皮。他想马上走出去,可是

立刻看到了铁栅。既无法出去,他爽性看个周到,他的眼不敢迟疑

的转到西墙上去。墙上,正好和他的头一边儿高,有一张裱好的横

幅,上边贴着七个女人的阴户。每一个下面都用红笔记着号码,旁

边还有一朵画得很细致的小图案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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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宣不敢再看。低下头,他把嘴闭紧。待了一会儿,他的牙咬

出响声来。他不顾得去想自己的危险,一股怒火燃烧着他的心。

他的鼻翅撑起来,带着响的出气。

他决定不再想家里的事。他看出来,他的命运已被日本人决

定。那悬着的手,钉着的人皮,是特意教他看的,而他的手与皮大

概也会作展览品。好吧,命运既被决定,他就笑着迎上前去吧。他

冷笑了一声。祖父,父母,妻子……都离他很远了,他似乎已想不

清楚他们的面貌。就是这样才好,死要死得痛快,没有泪,没有萦

绕,没有顾虑。

他呆呆的立在那里,不知有多久;一点斜着来的阳光碰在他的

头上,他才如梦方醒的动了一动。他的腿已发僵,可是仍不肯坐

下,倒仿佛立着更能多表示一点坚强的气概。有一个很小很小的

便衣的日本人,像一头老鼠似的,在铁栅外看了他一眼,而后笑着

走开。他的笑容留在瑞宣的心里,使瑞宣恶心了一阵。又过了一

会儿,小老鼠又回来,向瑞宣恶意的鞠了一躬。小老鼠张开嘴,用

相当好的中国话说:“你的不肯坐下,客气,我请一位朋友来陪你!”

说完,他回头一招手。两个兵抬过一个半死的人来,放在铁栅外,

而后搬弄那个人,使他立起来。那个人———一个脸上全肿着,看不

清有多大岁数的人———已不会立住。两个兵用一条绳把他捆在铁

栅上。“好了! 祁先生,这个人的不听话,我们请他老站着。”小老

鼠笑着说,说完他指了指那个半死的人的脚。瑞宣这才看清,那个

人的两脚十指是钉在木板上的。那个人东晃一下,西晃一下,而不

能倒下去,因为有绳子拢着他的胸。他的脚指已经发黑。过了好

大半天,那个人哎哟了一声。一个兵极快的跑过来,用枪把子像舂

米似的砸他的脚。已经腐烂的脚指被砸断了一个。那个人像饥狼

似的长嚎了一声,垂下头去,不再出声。“你的喊! 打!”那个兵眼

看着瑞宣,骂那个人。然后,他珍惜的拾起那个断了的脚指,细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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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玩赏。看了半天,他用臂拢着枪,从袋中掏出张纸来,把脚指包

好,记上号码。而后,他向瑞宣笑了笑,回到岗位去。

过了有半个钟头吧,小老鼠又来到。看了看断指的人,看了看

瑞宣。断指的人已停止了呼吸。小老鼠惋惜的说:“这个人不结实

的,穿木鞋不到三天就死的! 中国人体育不讲究的!”一边说,他一

边摇头,好像很替中国人的健康担忧似的。叹了口气,他又对瑞宣

说:“英国使馆,没有木鞋的?”

瑞宣没出声,而明白了他的罪状。

小老鼠板起脸来:“你,看起英国的,看不起大日本的! 要悔改

的!”说完,他狠狠的踢了死人两脚。话从牙缝中溅出来:“中国人,

一样的! 都不好的!”他的两只发光的鼠眼瞪着瑞宣。瑞宣没瞪

眼,而只淡淡的看着小老鼠。老鼠发了怒:“你的厉害,你的也会穿

木鞋的!”说罢,他扯着极大的步子走开,好像一步就要跨过半个地

球似的。

瑞宣呆呆的看着自己的脚。等着脚指上挨钉。他知道自己的

身体并不十分强壮,也许钉了钉以后,只能活两天。那两天当然很

痛苦,可是过去以后,就什么也不知道了,永远什么也不知道

了———无感觉的永生! 他盼望事情就会如此的简单,迅速。他承

认他有罪,应当这样惨死,因为他因循,苟安,没能去参加抗战。

两个囚犯,默默的把死人抬了走。他两个眼中都含着泪,可是

一声也没出。声音是“自由”的语言,没有自由的只能默默的死去。

院中忽然增多了岗位。出来进去的日本人像蚂蚁搬家那么

紧张忙碌。瑞宣不晓得南海外的刺杀,而只觉得那些乱跑的矮

子们非常的可笑。生为一个人,他以为,已经是很可怜,生为一

个日本人,把可怜的生命全花费在乱咬乱闹上,就不但可怜,而

且可笑了!

一队一队的囚犯,由外面像羊似的被赶进来,往后边走。瑞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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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晓得外边发生了什么事,而只盼望北平城里或城外发生了什么

暴动。暴动,即使失败,也是光荣的。像他这样默默的等着剥皮剁

指,只是日本人手中玩弄着的一条小虫,耻辱是他永远的谥号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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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八

  瑞宣赶得机会好。司令部里忙着审刺客,除了小老鼠还来看

他一眼,戏弄他几句,没有别人来打扰他。第一天的正午和晚上,

他都得到一个比地皮还黑的馒头,与一碗白水。对着人皮,他没法

往下咽东西。他只喝了一碗水。第二天,他的“饭”改了:一碗高粱

米饭代替了黑馒头。看着高粱米饭,他想到了东北。关内的人并

不吃高粱饭。这一定是日本人在东北给惯了囚犯这样的饭食,所

以也用它来“优待”关内的犯人。日本人自以为最通晓中国的事,

瑞宣想,那么他们就该知道北平人并不吃高粱。也许是日本人在

东北作惯了的,就成了定例定法,适用于一切的地方。瑞宣,平日

自以为颇明白日本人,不敢再那么自信了。他想不清楚,日本人在

什么事情上要一成不变,在哪里又随地变动;和日本人到底明白不

明白中国人与中国事。

对他自己被捕的这件事,他也一样的摸不清头脑。日本人为

什么要捕他呢? 为什么捕了来既不审问,又不上刑呢? 难道他们

只是为教他来观光? 不,不能! 日本人不是最阴险,最诡秘,不愿

教人家知道他们的暴行的吗? 那么,为什么教他来看呢? 假若他

能幸而逃出去,他所看见的岂不就成了历史,永远是日本人的罪案

么? 他们也许决不肯放了他,那么,又干吗“优待”他呢? 他怎想,

怎弄不清楚。他不敢断定,日本人是聪明,还是愚痴;是事事有办

法,还是随意的乱搞。

最后,他想了出来:只要想侵略别人,征服别人,伤害别人,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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